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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被迫解散

1947年3月，国民党强迫中

共代表从国统区撤退。中共代

表团撤走后，民盟在国统区就

是最大的反对党了。24日，国民

党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要

“采取坚决迅速之措量”，“遏

止”中共的所谓“军事叛乱”。国

内的局势更加严峻。

国民党当局同时加紧对

民盟的迫害，在此后的几个月

内，先后封闭了民盟在重庆和

西安的机关报——《民主报》和

《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蒋

介石、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的

次日，逮捕了民盟西北总支部

主任委员杜斌丞，并以“通匪”

名义予以枪决。

张澜闻讯，立即向国民党

政府提出抗议并为杜斌丞被杀

案发表声明，把此事诉诸报端。

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迫

害民盟的舆论日甚一日，大有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1947年

10月21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布

告，限令共产党员及其“关系

人”到卫戍司令部登记，逾期则

“依法逮捕”。当时，张澜住在上

海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

的一幢小宿舍内，民盟办事处

设在马斯南路原中共办事处，

民盟留沪的中常委们常在集益

里开会。13日，国民党特务开始

包围马斯南路的民盟办事处；

南京民盟总部亦同时受到监

视。留守南京的民盟中委罗隆

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

特务跟踪而来，用汽车堵住集

益里宿舍的前门和弄堂口，对

进出的人严加盘查。

张澜面对险境，安然若素，

每天下午照常让女儿张茂延陪

他散步，特务则尾随在后，步步

不离。1947年10月27日上午，在

沪民盟中委沈钧儒、黄炎培、史

良、叶笃义等10多人在集益里

秘密聚会。为弄清情况，抗议特

务的监视，保障民盟的合法地

位，决定派代表上南京交涉。叶

笃义先走，黄炎培后去。

但是，就在黄炎培赴宁的

当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

人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不

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

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

体”。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副部长陶希圣，攻击张澜“勾

结”中共，“投靠”苏联，并威胁

说：“吾人希望治安机关不任其

逃出国境，不使其写完郑孝青、

赵欣伯形状之最后一笔。”

处境更加艰难

自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

为“非法组织”后，民盟中个别

中委和盟员有登报声明退盟

的。为此，张澜发表《民主终将

在中国得到胜利》一文，答复美

联社的询问。当时，国民党政府

派警察强占了马斯南路民盟办

事处，逼迫办事处人员全部撤

出。沈钧儒和其他几人搬来集

益里居住，张澜亦被禁止外出。

大家焦虑地等待南京的消息，

对交涉尚存一线希望。但是，民

盟代表去南京的活动毫无结

果。到11月5日，黄炎培、罗隆

基、叶笃义三人在特务的“护

送”下，携带一份与国民党多次

交 涉 后 写 成 的《公 告》自 宁

返沪。

张澜立即召集在沪中常

委进行讨论。大家迫于形势，决

定宣布民盟解散。

张澜的个人声明发表后，

他的处境更加艰难。民盟中常

委沈钧儒与之朝夕相处，共商

对策。不久，沈钧儒等一部分民

盟中常委化装赴香港。张澜已

年近80，且数十年为国事奔波

已积劳成疾，周围又有特务紧

盯跟踪，无法出走，仍留上海。

特务闯进疗养院

1948年三四月间，张澜已

感右边半身不遂，并患有眼疾。

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郑

定竹副院长欢迎张澜免费住院

治疗。

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上

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

锦文带领武装特务闯进虹桥疗

养院，用枪逼迫张澜和罗隆基

（当时也在虹桥疗养院治病）跟

他们走。张澜临危不惧，厉声斥

责说：“你们可以用枪打死我，

但我决不离开这里！”他的凛然

正气深深感动了当日正在值班

的郑定竹副院长。他挺身而出，

用身家性命担保，留张、罗二人

住院治疗并立下担保字据。

此后，特务们对张澜严密

监视、轮班看守。武装特务、便

衣特务，男特务、女特务来来往

往，戒备森严，把张澜和罗隆基

囚禁在一间病室达一个多月。

1949年5月24日，在蒋军从

上海撤退之际，特务头子下令

要将张、罗二人以送往台湾为

名，秘密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

外，然后在其身上系石头，投入

江内，由阎锦文参与执行任务。

原来，阎锦文是中共地下组织

通过起义将领、上海警备司令

杨虎安置的保卫张澜的人。阎

锦文在紧急关头捷足先登，利

用职务，抢在其他捕杀者前面，

把张、罗二人营救出险。这是张

澜在几十年政治风浪中极为惊

险的一幕。 （摘自4月2日微

信公众号“方志四川”）

张澜政治风浪中的惊险一幕
·冯晓蔚·

张澜张澜（（右二右二））出席开国大典出席开国大典

位于浙江南浔的嘉业藏书

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这是一

座中西合璧的口字形两层楼，

全盛时期藏有古籍珍本60万

卷。就是这座满是书香的小

楼，1940年初突然间被多方势

力觊觎。日本、汪伪、伪满的特

务机关及其附骥之文化机构，

甚至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都

盯上了嘉业堂的藏书。中国珍

贵 古 籍 又 一 次 面 临 流 散 的

厄运。

这时，一直在上海隐居的

郑振铎出现了。

劝退觊觎者

嘉业藏书楼的主人原是号

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幹，他是

“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长孙。

刘家财力雄厚，连续三代都是

爱书之人，家中自然聚藏了大

量古籍珍本。江南沦陷后，刘

承幹开始把藏书之精华部分运

往位于上海租界的居所。

因 其 丰 富 的 古 籍 收 藏 ，

1940年代初期开始，嘉业堂前

后招致近10方势力觊觎。

重围之下，嘉业堂藏书岌

岌可危。郑振铎首先劝退的是

老熟人、北平旧书店来薰阁老

板陈济川，他受具有日本军部

背景的东亚同文书院委托，前

来上海商谈收书事宜。陈济川

一到上海，郑振铎便找到他，从

个人私交与民族大义两方面进

行劝说，又掏出5000元的支票，

作为陈济川在北平收书的佣

金。此举相当于击退了东亚同

文书院，北平其他旧书商见此，

也纷纷知难而退。

最大的威胁者是“满铁”大

连图书馆，其背后是“满铁”调

查部。恰好在那个时候，“满

铁”因为内部权力斗争，对花重

金购买中国古籍产生了争议。

郑振铎趁此机会，决定快速拿

下已被刘承幹转移至上海租界

的嘉业堂藏书中最精华部分。

余下的书籍，正好可以用来搪

塞日方。

在嘉业堂数十万册藏书中

挑选出最精华部分，可以想象

是一场多么大的挑战。郑振铎

先通过浏览目录划定大致购买

范围，再和特意从重庆潜回上

海的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

长的徐森玉一道，在刘承幹上

海 藏 书 处 浏 览 近 半 个 月 ，从

2700多部古籍中确定了购买书

目。最终在1941年4月，以25万
元的价格，秘密买下了嘉业堂

藏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包括明

刊本1200多种，钞校本36种。

买下藏书，只是保护珍贵

古籍不外流的第一步，还需要

将书转运至安全之地。1941年
夏天，上海局势愈发严峻，郑振

铎先是挑选出最为珍贵的82种
善本，由徐森玉亲自带着，辗转

香港运抵重庆。剩下的绝大部

分善本，则寄往香港，由香港大

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陈君葆负

责保管。

坎坷归国路

这批书到达香港后，一开

始计划由海路运往昆明，但当

时沿海地区已被日军控制，国

民政府决定将这批古籍运往美

国，由中国驻美国使馆代为收

藏保管。没想到珍珠港事件突

然爆发，日军开始进攻香港，这

批古籍没能赶上原定的“格兰

特总统号”邮轮。但是，不幸倒

成了万幸。“格兰特总统号”邮

轮不久即在马尼拉港被日军

炸沉。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

港。1942年2月，这批古籍连同

其他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

馆的书籍，被日军做为战利品

运往东京。

身在上海的郑振铎，只知

道这批古籍“沦陷于香港”，之

后便“毫无消息”。他曾一度以

为这批珍贵的藏书已不在这个

世界上了。

1942年，这批古籍被劫掠

到日本后，并未引起重视。当

时日本人以为中方已将珍贵古

籍抢运完毕，剩下的书价值不

大。因此，这批书先是交到文

部省，1943年7月又被运往上野

的帝国图书馆，直到1944年1月
25日才被开箱整理。

“近代日本文献学第一人”

长泽规矩也被邀请主持整理事

务，也是他发现这批书极有价

值。长泽规矩也其实是郑振铎

的好朋友，和郑振铎曾有频繁

的书信往来。1931年，郑振铎

辑印《清人杂剧》初集时，长泽

规矩也曾将自己珍藏的孤本寄

到中国。当然，他们二人的来

往后来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

中断。

长泽规矩也开始整理这批

古籍时，美军飞机已开始频繁

轰炸东京。他从这批古籍中挑

选出两万珍本，连同帝国图书

馆其他有价值的书，一起运往

长野县立图书馆。挑剩下的，

则继续存放在帝国图书馆内。

但当日本投降后，别的书都运

回东京安置，那两万珍本却又

被转移到神奈川县的深山老

林中。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被

劫夺的书籍中，有英国驻香港

军官博萨尔寄存的书。日本投

降后，做为英国派驻远东委员

会官员，博萨尔利用他的职位

优势，几经打听，终于在上野帝

国图书馆找到自己的书，与此

同时，他也发现了被长泽规矩

也挑剩下的那批中国古籍。

循着博萨尔的线索，中国

驻日代表团开始追索那批被劫

夺的书籍。在这个过程中，郑

振铎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

郑振铎为沦陷区抢救下来的所

有书籍，都细心编制了目录，上

面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

息。这些工作保证了这批珍贵

古籍的完整回归。

1947年5月，这批郑振铎等

人抗战期间辛苦救下、在香港

沦陷时被劫夺的古籍，终于又

全部回到上海。

后人辑史料，方知护书艰

面对祖国珍贵古籍外流的

情形，郑振铎心痛不已。1940
年1月9日，郑振铎联合商务印

书馆元老张元济、光华大学校

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

松、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

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

依靠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提供的

中英庚款，与日本、日伪政府展

开了一场文化争夺战。嘉业堂

的那些精华藏书，便是以“文献

保存同志会”的名义收购的。

那些年，郑振铎等人为国

家搜购旧籍10余万册，其中有

近五万册古籍善本。

在位于郑振铎故乡的福州

外语外贸学院担任郑振铎研究

所所长的陈福康看来，郑振铎

他们收书的环境是那样艰苦，

取得的成绩却那样让人骄傲。

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

书馆特藏部的目录卡片里寻找

郑振铎有关手稿时，发现目录

中有五册《木音》，不知道是什

么内容。调出来一看，不得了，

原来是郑振铎写给同为“文献

保存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

已装订成册，共计270多封！40
多年来，陈福康一直致力于郑

振铎研究。陈福康搜集、整理

的史料，让世人得以看到更多

隐没在历史里的细节。 （摘

自4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

郑振铎“虎口”护古籍 ·刘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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